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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单
□旷琪

“早上吃鸡蛋没？”“走路要注
意看车。”“咖啡少喝点，外卖也要
少吃。”

苏伟对着手机嘟囔道：“知道
了。妈，我又不是小孩子。”说完，
挂断电话，眼皮一沉。可不，四十
分钟的路程，母亲就来电三次。

走进公司，苏伟习惯性地将
手机调至静音状态，但今天有几
个重要电话要接，静音模式显然
不妥。苏伟的手指在屏幕上顿了
顿，最终将那个号码拉入了“免打
扰”列表。待处理完所有事务，已
是中午十二点，苏伟刚把那个号
码从“小黑屋”里拉出来，手机铃
声立马响了。

“小伟啊，你在哪？电话咋一
直打不通呢？”“晚上回家吃饭，妈
给你炖了排骨。”

他哼声回应着，眼睛盯着电
脑，手指飞速敲击着键盘。

半年后，苏伟调去了销售部，
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好在小妹
把母亲接去同住，了却他的牵挂。

一天，苏伟接到一个陌生的
座机号码。“你是苏伟吗？这里是
派出所……”原来，母亲出门找不
到回家的路了。

又过了些日子，一天半夜，小
妹突然打来电话。“哥！你在哪
儿？妈摔倒了！”

“怎么回事？”苏伟一骨碌坐
起来。

“妈说，你的电话总是打不
通，就搭凳子到柜顶上去翻旧相
册……凳子一歪，人就摔倒了。”
小妹声音里全是埋怨。苏伟急忙
点开手机，这才发现——那个号
码，正安静地躺在黑名单里。

赶到医院时，母亲的双腿已
打上了石膏，整个人还昏睡着。

“医生说，老妈的小脑严重萎
缩。”小妹红着眼圈递过来一张
CT单，“再过些日子，可能连你我
都不认识了。”

苏伟用力握着手机，胸口一
阵刺痛。

活着就好
□张成芳

他一进门便发现房里的异
样，太安静了！他烦躁地扯下领
带，问：又跑了？

要跑我拦得住？她没好气地
回答，左手不自觉地揉捏着额头
的川字纹。

又为啥子？他信奉凡事必有
因果。

我要晓得为啥子就好了。她
是真的来气了，明显带着火药味
儿。她生气他高高在上的态度，
明明儿子不是她一个人的，但每
次他都会毫不客气地把锅甩给
她。是不是你说话的方式不对？
是不是你没照顾他的情绪？是不
是你凶他了？哪有那么多“是不

是”！
又去大妹家了？他问。
嗯，大妹发信息说先别去接

他。停了停，她还是解释：半个月
了，我在他面前是大气都不敢出，
今天看他状态还好，就多嘴说了
一句，幺儿，你还是想想爸妈嘛，
他一下就跑了，药也没带。

知道在哪儿就好，明天我把
药带过去。他颓废地仰靠在沙发
上。她已经够难受了，责备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静默，令人窒息的静默。
还有四个月就高考了，怎么

办？她问。
实在不行，再办一期病休。

他换了个姿势。作为高级中学校
领导，学校里这样的例子越来越
多，他已见惯不惊，哪怕对方是自
己儿子。

人家说要去姑姑家超市打
工，不上学了。她哽咽着说，眼泪
汹涌而出。

也好，活着就行。他抽了一
张纸巾递给她。

是啊，活着就好。她突然就
止住了哭声，想起那些惊心动魄
的曾经，似乎完成学业不是那么
重要了。

想了想，他说：要不，你还是
回去上课吧。

两年了，还回得去吗？
试试吧。不然，就都废了！

屏幕后的羊群
□黎海燕

小周蜷缩在出租屋的沙发
上，食指不停地向上滑动。一条
标题为“这事谁能管得了？”的短
视频弹出来，牢牢攥住他的心。
原来是一个业主的车位被恶意侵
占，小周只觉全身血液奔涌，点开
评论区，加入口诛笔伐的队伍，恨
不得马上替业主讨回公道。

“这种人骨子里就是自私，必
须好好教训一顿。”“最好把那人
信息扒出来，让大伙都认认。”

“干得漂亮！对付无赖就得
用这种手段，换我我也焊！”小周
狠狠点赞了这条留言，并回复道：
太解气了，占别人花钱买的车位，
就该给他长长记性。

夜色渐深，一条关于占车位
事件未公开的录音迅速蹿上热搜
榜首。录音内容显示：占车位者
并没有不接电话，双方曾有宿怨。

很快，评论区又被涌进来的
热心网民挤满。

“现在才看清，两边都不是善
茬。”“遇事不能冲动，解决问题还
得商量着来。”“冤冤相报何时
了？”

看见新的主流声音，小周对
此事的看法随之偏转。他思索片
刻，敲下一行全新的文字：私自焊
钢管也太过极端了，这种做法不
可取。

第二天，官方发布通报。占
车位事件的始末公之于众，真相
和先前占据热搜的两个版本都不

相同。
晚饭时分，小周捧着外卖，猛

吸了一口饮料，对着合租室友感
叹道：现在的大部分网民，真的可
怜，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就情绪激奋
地跟风站队，乱发评论，真成了羊
群效应里的羊！

话音未落，他瞟过手机的眼
睛又倏忽亮了起来，兴奋地朝室
友喊：这条更炸裂，快搜快搜，顾
客要求太过逆天，和滴滴司机大
打出手。

谎 言
□代廷全

手术室外的走廊，白炽灯把
一切照得惨白，诊断书上“家属签
字”四个字像针一样扎眼。

母亲坐在长椅上，背挺得笔
直，身穿一件暗红色外套。“没事
的，小手术。”她拍拍我的手臂，掌
心干燥温暖，“你爸那个人啊，就
是爱逞强。”

父亲是被抬进手术室的。他
早上还说“腿有点麻”，中午就站
不起来了。核磁共振有阴影，需
要做手术。

手术室门开了。母亲一下子
站起来，腿有些抖。“怎么样？”“良
性，已切除。”医生说。母亲的身
体突然软了下来，我扶住她，她后
背的衣服全湿透了。

“妈，你怎么了？”她慢慢坐下
来：“你爸进去前跟我说，要是真
有什么，就告诉你，那年工伤，他
本来可以躲开，是为了救一个工
友。他说这辈子最对不起你，没
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愣住了。
“还有”，母亲眼里有泪光，

“他说要是他不在了，就把老房子
卖了，让你读研。说你从小就聪
明，不能让你为钱放弃了。”

父亲被推出来，麻药未过，眼
神涣散。看见我们，他努力挤出
一个笑容：“没事，就是个小手
术。”

“爸！”
他做个鬼脸：“别哭啊，眼泪

掉进嘴里就咸了。”母亲拍拍他的
肩：“行了，回家给你炖老鸭汤。”

父亲忽然说：“对了，你妈说
老房子的事了吗？那房子地段
好，能卖个好价钱。”“别说了”，母
亲打断，“房子的事，好了再说。”

经过我身边时，父亲的手悄
悄握了一下母亲的手。

窗外，阳光正好。风铃被风
吹动，叮叮当当。那个老房子的
谎言，就那么静静地在光里流淌。

像眼泪，又不像。

高 度
□唐自勇

消毒水的气味，熏得人要吐。
长久沉默之后，父亲猛地抬

头，三下五除二地撕碎了手里的
诊断书，纸屑扬了一地。

敢不敢陪爸疯一次？他笑了
笑，对哭成泪人的儿子说。

儿子抬头看了看父亲，眼里
是满满的期待，眼角深深的皱纹
仿佛是特效止痛药。

怎么个疯法？
蹦极！
啊？蹦极？从小恐高的儿

子，在三层楼阳台上都不敢看下
面，哪里还敢蹦极。

爸最后的愿望，就是想抱着
你来一次由“死”而“生”的痛快。

纠结良久，他怯怯地点了点
头。

登上塔台，儿子的腿抖个不
停。玻璃栈道的记忆还在疼痛
——那天无意间踏上玻璃栈道，
一看下面深不可测的高度，竟一
下子瘫软如泥，游客的哄笑砸得
他抬不起头。

父亲枯瘦的手攥紧了他，看
着我，天不会塌。

坠落。风灌满耳朵，世界颠
倒。儿子睁着眼。失重感如涨潮
退潮般来来去去，眼里却是父亲飘
飞的白发——这个连上楼都要歇
三次的人，正张开双臂拥抱深渊。

再跳一次！落地时儿子说。
父亲愣住了，儿子眼里少了许多
恐惧。

此后，父子俩爱上了蹦极，一
次次向更高跳台的高度挑战。

更高的跳台，风更烈。儿子
揽住父亲肩膀，怕吗？父亲把氧
气袋扔进垃圾桶，有你在底下接
着，怕个啥。

绳 索 反 弹 的 瞬 间 ，群 山 倒
悬。云层漏下的光正穿透两个影
子——一个正少年，一个返少年。

落地时，儿子说，这么跳过，
我怎么就不恐高了呀。

父亲拍他后肩，爸也是，什么
都不怕了。

一年后，体检单终结了以前
的诊断结论。医生盯着影像问，
病灶缩小了很多，你吃的什么药
这么灵？

父子俩对视了一下，笑了。
儿子说，每次蹦极坠落时的

恐惧被揉碎了埋进风里，长出来
一个东西叫——顾不上。

父亲说，蹦极的时候，你往下
看，就是深渊，仰面向上，看到的
就是明媚的天空。

两人的话惊得医生和护士错
愕不已。蹦个极还能治绝症？


